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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吸引了舒莞屏。如

何“成了”，是他最想知晓的，可惜
老人偏偏不说。天色大亮，门上的
帘子除去，屋内一切清晰。憨儿仰
头转颈看了又看，朝舒莞屏呼叫：
“总教习大人，您看啊！”舒莞屏也
早在端量四处，惊讶之极：屋梁原
来是灰白色大鱼椎骨，足有大杨
树那么粗！再看四面弯下的一根

根弧形大柱，竟是大鱼的肋骨！偏
向前部的是大鱼头颅，那进出的
半圆形的门，下面一截埋在沙子
里，正是鱼的眼眶骨！它的另一只
眼就在对面，已被海草塞住。“道
长，请问您，这屋子该是一条大鱼
的骨架吧？”他惊问。
“巡督大人，正是。我当年一

人爬上岸来，茫然四顾，找遍全岛
也无藏身之处。后来看见了这光
秃秃的一架大鱼骨，不知什么年
月冲在滩上的一条大鲸吧。我往
骨架上加些海草和树枝，忙了几
天，做成了这幢鱼骨房子。它结实
暖和，冬暖夏凉。寒冬腊月海风再

大，它都趴在沙滩上纹丝不动。我
感谢这条舍命的大鱼，是神灵顾
怜贫道，让它趴在这里等着我、庇
护我。我想到这些，就给大鱼骨架
磕了一个响头。大人，这三年多，
没有它我就活不成啊！”老人泪水
渗流，两人听得动容。
“道长，刚才您说‘成了’，让

人甚是好奇，可否细说与我？”舒

莞屏问。老人看着门外海天，那
儿有鸥鸟掠过。他点头沉吟：“是
的，我知道这个日子近了，它在向
我招手哩！到了那一天，我就要
返回大城池了。那时谁也挡不住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舒莞屏
见他欲言还休，追问下去。老人
站起，拍拍身上的草屑：“二位跟

我来矣。”
他一直向东南方走去。那儿

有一丛荆棘、几块稍大的石头。荆
棘旁有一处低矮的草庵，小得只
容一人弯腰进入。庵中是小小的
石台，上有一溜大小陶罐和贝壳，

台前有一个炉子，炉上扣了一个烂
了半边的草筐。取下草筐，露出一
口棕黄色的坩埚，里面焦黑。老人
指指炉子：“这就是我随身带来的

物件，一只炼炉，就像我的性命一
般。”憨儿听不懂。舒莞屏说：“丹
炉。”老人拱手：“正是。有了它，日
月就不觉得长了。”

因为庵子太小，三个人盘腿
坐在沙子上。阳光不炽，风也不
大，老人开始讲述。原来他的最大

心愿就是炼成一种丹丸：“我说的
是仙丹，起死回生返老还童之物。
老齐国的方士刚做到了半截，秦
国打来只得停歇。重燃丹炉，这是
我在大药堂做的事。可恨的是那
儿有女总管宠信的妖道。那人专
门捣弄邪术，什么男女双修起阳
神药，还和女总管一起试药。”老

人愤恼起来。憨儿问：“试得怎
样？”“混账道人和女总管说这药
好生厉害！两个狗男女坏了大药
堂风水，一心讨大人欢心。他们给
万玉大公献上不老术，让大公采取
元阳，说什么七人一服，三服补齐
就能长生。”

舒莞屏心上一震：“大公采

了？”
“大公是何等聪明之人！她自

然不信。那浑物一计不成又生二
计，耗下大把银两熬炼滋补汤羹，
无非是各类壮阳猛药外加海珍。
那些将军和都统自然喜欢，岂不知

是杀鸡取卵之方，断断不能久
长！”老人仰天长啸：“呜呼！天理
昭昭，吾邦岂容此等浑物混迹，败

坏纲伦日月昏沉也哉？”
舒莞屏认为眼前老人甚是笃

实，所言无欺。他关切丹丸冶炼，
想看一下隐秘奇异的果实。想不

到老人直到最后仍有迟疑，一再
延宕，从破絮缀成的衣衫里掏出
一个布袋，倾出几粒。三枚焦黑中
透着朱红的丸子，大如蚕豆，硬若
顽石。

五

舒莞屏深知兹事体大，对冶
炼情形及其他事宜不再疏忽。他
认为此次巡行，至为重要的环节
就在小小的海胆岛上。一位抱恨
从大药堂出逃的忠耿老人，只为了

击败那个志得意满的不良道人，挽
狂澜于至危。他想到深处有些激
动。为了能有周详透彻的理解，他
问得更多，也对卧薪尝胆之人聊做
安慰。他想离岛时一定要将此人
带走，一起返回大城池。可是当他
说出这个主意时，对方惶惶摆手：
“万万不可！丹丸之事还需千锤百

炼，等待十足火候。这只是做过了
一半而已。”

道人说到深奥处，让人陷入
迷思。舒莞屏试着探讨这个话题，
老人立刻昂头，双手抱住胸部，盘
腿端坐，一身纠结的败絮缩到一
起，问：“大人看来，贫道这会儿又
像何物？”舒莞屏看着，不解。憨儿

上下端详，答：“就像庙里的泥
胎。”老人摇头：“非也。人之躯体
收拢端正，其实就是一座丹炉，有

炉座、炉膛和炉顶。不过这座‘体
炉’只炼心丹，也谓‘内丹’。自古
炼丹之术无非两途，即内外二丹。
其实在贫道看来，二者皆不可偏

废。三年荒岛既炼‘外丹’也修‘内
丹’。双丹齐全之日，才会出岛面
见大公。”

一番话动人心扉。舒莞屏似
乎有些明白，这会儿只想看苦修
之地。老人说内修之难即在心悟，
百无妨碍。“这随时随地可做。大

人随我来罢。”他双腿加快，两人
大步跟上。老人一步踏出一个深
坑，让人感受了健硕强悍，原来干
瘦之貌仅为表象而已。一处干净
的沙地上有一块平滑的青石，老
人坐上去，面向东方，“月亮出
时，就这样看它一个时辰。心随月
明，全身无一丝芜杂，内力也就滋

生出来。风落海平，如此看海，滔
滔万顷连接天宇，哪容得一丝狭
促？即使大风大涌之日，回斗室闭
目安坐，神思放去，心情一如晴朗
之晨。如此日复一日，终能修
成。”

两人听得出神。舒莞屏谢过
老人，说：“这是天长日久之功，只

待未来日月跟从道长。可惜这次
我们不能一同回返了。”老人拱
手：“在下不得功亏一篑，容我走
完最后一程。贫道有个小小恳求，
就是为我在大公和国师面前呈上
吉言，问个大安。如此一来，贫道
也能安心静修了。”老人躬身施

礼，舒莞屏与憨儿一起回礼。
（未完待续）

花如屏见温如风从警车上下来，哇的一声大哭
起来。乡下人不似城里人那般，当众敢抱着男人哭，
花如屏怕丢丑，她一下抱住温如风他妹子温存雨，
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稀里哗啦。儿子温顺丰也跟
着哭。温如风故意伸胳膊伸腿地说：“哭啥，都好好
的。省上的大官都要给咱做主了，还哭啥呢。”他故
意把声音抬得很高。

这时，孙铁锤他舅家的祖坟山上呜里哇啦、噼

里啪啦响动起来，虽没有年三十和初一早上那么撼
天动地，可也是另一番气象，震荡山川，何况选在了
今天。

县剧团的闹台一响，人轰的一下又都奔村委会
大道场上看戏去了。

安北斗把温如风安顿进家门，就把话朝明里挑
了挑：“按组织吩咐，让我二十四小时把你盯紧，就
怕你再出去闹腾。我一路上也在想，人家把话都说

到这份上了，各级领导也都引起了高度重视，你就
在家好好等消息吧。都立春了，我看老鳖滩的桃花
都开了，你还先得把家里的几亩地顾住。需要了我
可以帮忙。一年之计在于春嘛！你勤劳几十年了，都
舍得把这大好农忙时节错过？磨坊也得好好开着，
见天几百块，耽误得起嘛！”

温如风突然跳起来：“他一个烂舅，都死三年

了，过去也没见他稀罕过，今天知道我回来，放的啥
铳子？唱的啥大戏？”

安北斗急忙安抚说：“这你可能有点想多了。村
里老人但凡有点家底的，谁过三周年不响动一下。”
“他舅是三年前二月二那天酒喝多了，一头栽

进赵寡妇的茅坑淹死的。他当时让捞起来就埋了，
一天都没放够，嫌臭。今天倒想起死舅了。这才正月
二十，三年哪有提前过的？”

“存罐，别自己给自己找别扭。过三年差前差后
一个月，都是常事么。你想想，二月二前后，大农忙

的，谁还顾得坐席、听戏。”
“狗日的还是想气我呢。我都想把赵寡妇的尿

盆子扣到他门上，算是给他随礼了。”
“对了对了，好好过你的日子，管人家干啥。听

话，再别出去了，把地里活儿忙完，磨坊也开张起
来，静等好消息就行了。”
“要是没好消息呢？”

“我给你打包票，这回一定有，毕竟把大人物惊
动了。听我的没错。”

说完这话，其实安北斗心里也没底。人物再大，
指示再硬，事情还得发回原籍处理。而处理人说来
说去，大概还是何首魁、南归雁，包括他自己。以何
首魁的态度，仍是老三样：时间、证据，加上咳嗽带
出痨伤。想让老何有点激情，有点人文心，除非石磨
子能哭喊、铁砧子会说话。但无论怎样，他对这次事

情还是抱着希望的，毕竟闹大了。他给花如屏也交
代了一番，让把人看好，说闹到这份上就行了，搞不
好还真能把一个浑浑全全过日子的好罐罐给踢打
了呢。

劝完温如风，他又到孙铁锤家走了一趟。温如
风无论是告南归雁、何首魁还是告王中石，根子还
是他孙铁锤。是那半棵树、牙花子、挨黑打、请春客

等一系列事情惹的祸。孙铁锤活人的方式就是好张
罗、讲排场，恨不得把北斗村的天空都搭个席棚，由
他家盖起来，见天拉席面、宴宾客；都来给他随礼、
上供、捧场子。他舅，都知道是远近闻名的赌博骨
碌，就爱跟女人丢酸坎子胡拉扯。死得那么臭不可
闻，竟然在三年后又搭起快半里路长的席棚，吹吹
打打，收礼待客起来了。

孙铁锤的老婆叫刘兰香，这阵儿也是哭得呜呜

的，在戏台子前上香呢。
剧团正在唱《黑虎坐台》：

赵公明丧了命阴魂不定，

恨子牙气得我耳目圆睁。

我这里跨黑虎且往前行，

三霄洞别三妹我细诉冤情……

安北斗是在院子最里边的房里找到孙铁锤的。
敲开门，一摊人正在搓麻将。嘴里都叼着烟，房里熏
得相互看不清脸面。见安北斗进来，孙铁锤招呼了
一声，问他：“听说驴日下的回来了？大正月的就去
告，娘老子死早了，没人好好指教的货！还告到省上
去了，把老子抓起来好了！瞎皮烂眼的，以为是跪了
大领导的车，结果才是前边开路的秘书长，当老子

不知道。老子的侄儿就在省府工作，驴日的被抓走
一个钟头，老子就接到电话了，以为他是谁呀！幺
鸡！”
“碰！”
“碰你妈的屄瘪哩碰！”
这时有人推门进来，问三眼枪还放不，说温存

罐回家后，把门窗都关上了。
孙铁锤说：“放，继续对着他家放。把晦气全放

到老鳖滩去！八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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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弄明白了什么是一世、
二世、三世后，她说：“要那么多世
干什么，我只养易培卿一世。”

猫用自己的名字，易培卿刚
开始很不高兴，再通人性它也是
个畜生。那时候易长安已经出生
了。“我嫁给你，给你生了儿子，

叫一下你的名字还委屈了？”他
老婆说，“你不是说我男人多吗？
你要不乐意，我给它取个别的男
人的名字好了。”易培卿翻两个
白眼，心想那就这样吧，这个疯
女人能给所有的猫都取同一个
名字，她就能给每一只猫都取一

个男人的名字；那么多男人一亮
相，藏都藏不住，还是用我一个
人的名字让人心里踏实。此后，
每一只猫都理所当然地叫易培
卿，不管公猫母猫。起初，易培卿
不适应，老婆叫猫的时候他也应
声，后来发现，老婆叫猫时说的
是“易培卿”，叫自己时是“培

卿”，就高兴起来，毕竟老婆对自
己比对猫亲热。他也就把自己和
易培卿们区分开了。

“阿姨好，”初平阳说，“易伯
伯呢？”
“在老屋里当钉子户呢。”易

长安母亲抖着手里的稿纸，难为情
地说，“对了，老东西还想当作家，
跟咱们平阳抢饭碗了。你看这稿
纸，非得这种八开纸、淡蓝格子
的，换种纸他就跟得了便秘似的，

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说很多大
作家都是这样，平阳你也是这样
的吗？”

初平阳说：“我是瞎写，平整
点的纸都行。”

初医生老婆说：“我们家平阳
不用纸，用电脑，直接在键盘上

敲，咔嚓咔嚓的。”
“拿什么敲？锤子？”易长安他

妈说，“长安也要给老东西买个电
脑，老东西说，那得用多少小锤子
才能把所有键都敲到？长安说，那
不买了，喜欢你就写吧，写不好起
码也能练练字，废纸也能卖钱。六
十多岁的人了，还练字，想想我都

要笑。”
推开老屋的院门，果然看见

易培卿坐在堂屋的写字台前，姿势
像小学生一样端正。他戴上老花
镜伸着脖子往外看，抽两下鼻子，
说：“一准是平阳来了，我闻到牛
栏山二锅头的味儿了！”

“你就吹！”易长安他妈说，
“人家酒瓶盖子封得严严实实的，

风都钻不进去。”
“风哪有我鼻子好使，”易培

卿站起来，把桌上的一大堆稿纸小
心整理好，搬凳子让平阳娘儿俩在
院子里坐。“屋里潮气大，霉味儿
重。”

这个院子半荒废，只有堂屋
里有点人气，易培卿住着，兼做书

房。其他房间更潮，没人进，霉斑
和苔藓慢慢地往墙上爬，门一打
开霉湿味儿简直成了半流质，让

人窒息。“今晚把易培卿留在这
儿，”易培卿说，“老鼠太多，半夜
里成群结队往我蚊帐顶上爬，一
趟一趟跑。”
“吃了你才好！”易长安他妈

说，“让你逞强，爱待着你就待着。
猫我得带走。”
“跟你说不清楚。我不是非得

要出这个风头，”易培卿说，“我是
在维护一种尊严。平阳，尊严你懂
的。为什么我就得搬？凭什么你盖
个什么狗屁纪念馆我就得让路？
房子是我的，我有权在我的屋子
里住到死，平阳你说是不是？”

初平阳说：“是。”

一墙之隔，翠宝宝纪念馆的
脚手架正在拆卸，人影在半空中
晃动。有工人对着这边的院子吹
口哨打招呼。都混熟了，他们都知
道这院子里住着个倔老头，死活
不愿把地方腾出来给纪念馆建二
期工程，还不时拿把斧头对他们
跳脚，别碰着我的砖头和瓦，否则

小心你们的脑袋。他们等着看他
能撑到什么时候，他一松口，他们
就会拎着大铁锤爬上屋顶，三下
五除二，把这个祖传的小院夷为
平地。
“你看平阳都支持我！”易培

卿说，“我就不信了，权力就那么

好使？钱就那么好使？他们让我
搬，三天两头来威胁，还说可以给

我三十万。三十万算个屁啊？给我
五十万、一百万我也不稀罕！有本
事你把我拎去坐牢！”

易长安他妈撇着嘴说：“妹子
你听听，还三十万算个屁啊。有本
事你放几个三十万的屁给我看看
啊？放个三块钱的也行。跟你过了
三十四年，把掉进粪坑里的一分

两分的钢镚都算上，加起来你也没
挣过三十万！”
“别跟我说什么钱！这是尊严

问题。平阳，跟老娘儿们说不了正
经事，咱爷儿俩谈谈，谈这个尊严
的问题。”他回身从房间里拿来四
只玻璃杯，两只给女人们倒茶喝，
两杯用来盛二锅头。初平阳不喝
酒，要了茶，他就一个人喝白酒，
过一会儿从裤兜里摸出几粒生花
生米扔进嘴里。

初平阳一点都不想跟易培卿
谈什么尊严的问题，他倒愿意走走
神，回想一下小时候给易培卿打酒
的那些事。他和易长安光屁股时
就在一起玩，进易家跟进自己家一
样随便。快到饭点儿，花街上空飘
满炊烟，易培卿从田地里回来，对

着压水井冲洗脚上的泥，撅着屁股
对长安和平阳说，你们两个，到老
歪家给我打半斤酒来！如果碰巧
只看见平阳，他就让平阳去。初平
阳就攥着长安他妈给的五毛钱，抱
着洗干净的葡萄糖玻璃瓶去老歪
杂货铺。老歪的酒端子一下二两，
两下半正好半斤粮食烧酒。初平

阳会打满半斤回来。如果长安也
去，只会打回来四两，剩下一毛钱
买二十粒彩色的糖豆。一分钱两
粒，吃起来比后来的巧克力要香
甜。长安从小就讨厌他爸，因为他
爸老是打他妈；他更讨厌易培卿喝
酒，因为喝了酒下手更狠。易培卿

总是骂老婆是“千人骑、万人睡的
烂女人”。

在花街，即使是初平阳、易长
安这样六七岁的孩子都懂什么是
“千人骑、万人睡”，懂什么叫“烂
女人”。从明朝后期建了石码头开
始，这条街就成了烟花集聚之地。
因为在运河边上，码头是驿站，出
出进进的人多。

（未完待续）


